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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咨询先行者的光辉典范，、，LJ

——纪念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卓越创建者马洪同志

孥罗力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广东 深圳 518029)

看着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详地躺在苍松翠柏

一 之间的马老，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哀伤。

我是从1993年底开始就一直在马老领导下工作的。

2007年1 1月7日，在这个被一些人们淡忘的伟大 作为在马老身边工作和成长长达14年多的助手和晚辈，

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我对马老充满了最衷心的崇敬和最深切的怀念。尽管在

导人以及成百上千的首都各界人士，在庄严肃穆的八宝 这次遗体告别仪式上为马老盖棺论定的生平简介中，没

山大礼堂为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国最优秀经济学家之一的 有出现有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任何文字，但是几乎所有

马洪同志，隆重地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熟悉马老的人都知道，马老最后十多年的生命轨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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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同志简介 i
I I
l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十四大代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l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创建者和首届理事长 副主任委员。 _

!马洪同志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著有<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中国经济调整、!

! 马洪生于1920年5月，山西定襄人。延安时期， 改革与发展)、<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

：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学 略)、<社会主义下的商品经济>等。参与主编<当代：

；习和工作，1941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研究 中国>丛书。 i

I员、学术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东北局副秘书 马洪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理论与I

_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后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兼 决策咨询研究等方面有卓越贡献，他是中国改革开放-

I秘书长。1978年以来，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 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倡导者、推动者。他被公I

_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机械委 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带头人，中国经济决策咨-

-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以后先后任国 询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是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学大●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名誉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 师。曾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马洪还是国!

：究会会长。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创建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
：者和首届理事长。 这一官方一民营重要智库的创建者。 ：
I -5洪是中共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十三大、 _

I．．_．___II__-lI_Il_llI__l-l____-_．__ll-J_

5

  万方数据



是与他所创建的这个中国第一家全国性新型民间研究机

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这个已经发展成为

国内外重要研究咨询机构且被誉为“中国脑库”的综合

开发研究院，是马老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是马老对中

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事业最后的重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确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面

对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环境，

中国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和企业家们都越来越深切地认识

到，单凭已有的经验和自身的能力已经很难做出科学决

策了。于是，学习国外经验，建立具有独立和客观公正

地位、能够为政府和企业科学决策提供重要咨询意见的

“脑库”智囊机构，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深圳)(以下简称研究院)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

现的产物。

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同志，在发起

创建研究院过程中发挥了至为重要的关键作用。他不但

在当时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与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

李灏、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等一些同志共同克服各种困

难，策划、组织和推进了研究院的建立，而且还与其他

同志一道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民间性、自主性、开放性、

公益性、综合性”的办院方针，明确了研究院的长期目

标就是要建成中国的“兰德公司”，要成为能够为各级

政府和社会各界及企业提供科学决策的最重要研究咨询

机构。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举措，得到了国内众多

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热烈赞许和积

极支持。1989年2月，一个新型的脑库机构在改革开放

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诞生了。

尽管创办研究院时马老已年近七旬，而且已经是曾

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高

级领导人，但是他为创办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

研究咨询机构，不辞辛苦、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呕心

沥血，在研究院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始终带领大家

克服困难，勇往直前。

建院初期，他不但为研究院制订了正确的发展方

向，而且与全国各地应聘来到研究院创业的志愿者们见

面谈心，亲自考察研究院的院址，筹划研究院的经费来

源，审定研究院建设的规划，亲手制订研究院的规章制

度和管理办法，甚至冒雨看望最早来到研究院创业住在

安置区铁皮房中的员工和家属。

6

1992和1993年，在研究院发展最困难的时期，又

是马老与李灏同志一道，为如何办好这个研究院上书李

鹏总理，在李鹏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国务院办公厅史无

前例地为这样一个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发展问题给国家

I i个部委和深圳市下发了正式文件，从而使研究院的

发展得到了政府支持的根本保证。

同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研究院今后长期发展问

题，又是马老亲自在北京和深圳等地物色和延揽研究院

的关键领导人才，解决研究院的领导班子问题，并且亲

自找到深圳市主要领导反复商量。我就是那时由深圳市

委主要领导推荐给马洪同志的。说实话，我作为深圳市

委的副秘书长，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到这个当时发展十分

困难，几乎一无所有的机构来做秘书长主持工作。马老

不但亲自与我通电话，还派人来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

后来又专门约我到北京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中去谈话。

那是我第一次与这位声名远播、德高望重的老人家见

面，他那种全心全意为研究院发展着想的精神、平易近

人的风格、坦诚亲切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就打动了我。

平心而论，我后来自愿到研究院来工作，而且全力以

赴、鞠躬尽瘁，完全是因为马老的精神和人格感动了

我，折服了我。

说起来还有一个细节，我第一次与马老谈话，就向

马老讲了要我来主持工作的“约法三章”，大意就是应

当充分信任我，放手让我大胆工作。马老当时就拍板同

意，而且后来也一直是这样遵守诺言的。我以为正是马

老这种用人不疑，充分信任，大胆放手、全力支持的领

导风范，才使我在主持研究院工作的十三年半里，能够

克服重重困难。为研究院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而且也正是马老及院常务理事会其他同志，在研究院发

展的每个关键环节，对我和研究院工作班子的正确领导

和大力支持，才使研究院得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

展壮大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脑库”。

此后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发展，正如马老2004年2月

为纪念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15周年发表的文章所指出

的那样：

“15年来研究院坚持面向市场、适应市场需求，首

先，逐步构建了理论研究、政策分析、企业咨询相兼容，

自立课题、政府任务、企业委托相结合，信息资讯、国

际合作、兴办会议、刊物出版、人才培养、影视传播相

配套的综合性主体业务框架；

其次，始终实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

在传统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和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管理制度

之间，理性地坚持了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根本性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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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研究咨询机构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典型案

例；

第三，探索建立了‘以创收分配规则’为主体的收

入分配制度，为既能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又能保障

研究院自身机构的可持续运作奠定了一定基础，创造了

非营利机构通过市场竞争求生存、求发展的有益经验。”

研究院发展到今天和它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是中国

改革开放在研究咨询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是研究院全

体员工在院常务理事会正确领导以及各级政府和社会各

界大力支持下拼搏奋斗的丰硕成果，而且也是马老对党

和人民高度负责，对改革开放身体力行的心血结晶，更

是他一生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要为政府决策

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生动体现。

马老对研究院所具有特殊的感情，也可以从他获得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后的安排看出一斑。一方面由于

他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不能亲自去领奖，因而特别指

定我代表他去领奖；另一方面，他把所得的30万元奖

金全都捐赠给了研究院。尽管30万元已经是一个不小的

数目，但是它所代表的马老对研究院的深情和希望更是

无限的。现在研究院已经在马老捐助30万元的基础上，

建立了一个300万元的“马洪学术奖励基金”，以永远

发扬光大马老所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咨询为科学

决策服务的精神，永远报答马老对研究院的创建与发展

的贡献与恩情。

马老逝世后，他老人家亲手创办的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中，许多当年跟随他一道创业和长年在他身边工作

的领导和著名专家学者，都在媒体上发表了充满崇敬和

爱戴的回忆文章。

文章列举大量生动的事实，指出马老不但是一位思

想开放，勇于改革，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和理论家；

而且是一位具有丰富学术造诣，学风严谨，具有高尚学

术品质的经济学大师；更是一位为人宽厚，平易近人，

谦虚朴实，不计个人得失，能倾听不同意见，具有崇高

人格的忠厚长者。

他锐意改革，矢志不移；敬业精神，长盛不衰；为

人谦虚，待人热情。他具有超人的勤奋，非常负责任，而

且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投身于改革理论研究和为政府提

供决策咨询的工作中，成为我国政府咨询事业的主要创

建者之一，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

献奖获得者。

'

我读了这些回1l乙文章，心潮久久不能平静。他们对

马老生平事迹的每一段回忆和评价，都引起我内心的强

烈共鸣。

李伯溪同志回忆说，马老在领导决策咨询研究工作

中，始终把党中央提出的旗帜、路线、基本政策作为指

导思想，以此为保证决策咨询工作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

根本；并且强调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必须把握国情和了

解国情；同时要非常注重建立坚固的研究基础，使决策

咨询研究工作扎实、可靠；此外他还非常注重研究氛围

和营造宽松的研究环境，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要开展

热烈的讨论，做到集思广益；他还多次指出，决策咨询

研究要对一个问题提出多个解决方案，要为领导提供决

策选择空间。我在研究院工作这些年来，不仅不断聆听

马老的教诲，而且通过马老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使

马老当年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提出的要求和所倡导

的风格，后来全部贯穿到研究院的研究咨询工作中，并

且已经在全院深深地扎了根，形成了研究院所具有的根

本思想风貌和专业精神。

周叔莲同志回忆说，他和马老相处30年，深感马

老既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领导，又是一个诲人不倦的良师

益友。马老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勤奋、认真、谦和、负责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与时

俱进的思想作风，使周边每个同志都深受感动，深受教

育；他对己严格，待人宽厚。爱惜人才，乐于助人；他

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优点长处，鼓励发表不同意见。

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心情是愉快的，成绩

是明显的，学到东西也是更多的。对此，我的体会更为

深刻，尤其是马老待人宽厚这一点。我刚接手研究院秘

书长工作的头几年，由于当时困难很多，需要处理的矛

盾和问题也很多，而且还有许多杂音和干扰，使我有几

次都与马老发生了当面的激烈争执。现在回想起我当年

在马老面前那种年轻气盛的样子，都深感羞愧和内疚。

但马老当时完全没有发火，只是静静地听我激动地申

辩。最后，他对我讲的对的地方予以肯定，而对错的地

方则口气平和但十分深刻地给予批评，使我心服口服。

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事后都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汪海波同志回1．乙说，马老的职务和级别虽然很高，

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他总是以平等一员的姿态出现，

丝毫都感觉不到他有那种所谓领导者的架子。我想这一

点不仅是我们这些经常接触马老的研究院领导班子成

员，即使是研究院的普通员工，都有深切的体会。

汪海波同志还回忆说，他患腰间盘突出病时，第一

个来他家中看望的就是马老。我也是如此。1 995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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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重病手术后住在北京父母家中，马老亲自到家中看

望我。马老对我这种关怀备至和仁慈厚爱，永远铭刻在

我的心中。

周叔莲和刘世锦同志都回1-乙说，马老患病住院期

间，只要他们去看望，马老总要他们讲述外面的情况和

动态，介绍国家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了解新的信息和

知识，关注正在争论的一些热点问题。而且每当说起他

关心的问题时，他就目光发亮，兴奋起来。尽管他说话

不方便，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我们每次去看望马老，

他何尝不是如此。特别是近几年他已经卧床不起不能离

开医院后，我们每次去看望他，不仅要给他讲一些他所

关心的形势和热点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向他汇报研究

院的工作。他对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听得都特别认真，同

时还不断提出希望了解的问题，最后他总是要对研究院

的工作给予重要的指示，使我们深感即使马老重病在

身，但他仍然在领导着研究院，思考着研究院所面临的

许多重大问题，指引着研究院发展的方向。尽管后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讲话已经十分不方便了，但是他

直到辞去研究院理事长之前，都始终坚持了这样一种对

事业永远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四

我最后一次见马老是在今年的1月25日下午。

那天下午医院本来是不允许探视的，而且由于马老

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医院对探视马老也做了严格的规

定。在张建民秘书与医院沟通后，医生同意了我去探

视，但是规定只能看望十分钟。

我到现在都对那天的情况记忆犹新。我坐在马老的

病床前，马老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非常认真地听我给他

讲外面的形势，讲他最关心的研究院的情况(虽然那时

他已辞去了研究院理事长的职务)，不知不觉就过了一

个小时。最后还是一位小护士跑过来，一定要我立即结

束探视，马上离开。马老当时仍然拉着我的手，而且用

孩子一般十分不满的目光盯着那个小护士。我再次紧紧

地握住马老的手，与马老深情地告别。马老那种依依不

舍的目光和紧握着我的那只手的温暖，永远定格在我的

记忆中，定格在我感情的最深处。出了医院，我激动和

难过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流出来，我当时似乎已经感觉

到，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与马老的见面了。

应该说，我自到研究院的工作岗位上后，与马老已

经共处了15年，在我内心里，对马老的感情早已超越

了上下级领导关系。马老对我而言，不仅是领导，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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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恩师甚至是慈父。而马老对我，也越来越有一种亲情

表现出来。特别是他卧床的最后几年，每次我去看他，

他都会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听我讲这讲那；而我则每次

都是无拘无柬，像对自己长辈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给他

讲这讲那。张建民秘书说，一般情况下马老能坚持半个

小时听人讲话就不错了，而我在马老病床前往往一坐就

是一两个小时。时间总是不知不觉地过去，到临走时马

老还总是依依不舍拉着我的手不放。张建民秘书还对我

说，每次我要来看望马老时，马老总是在约好时间的半

个小时前，已经等着我来了。直到今天，每当我想到这

些，一股股激情都会不断涌上我的心头，眼泪也总是要

夺眶而出。

也许我至今最痛心和最遗憾的就是从今年1月那次

见面之后直到马老逝世之前，我再没有去探望他。一方

面当然是由于他的病情恶化，我担心探视会加重他的病

情，而且我的工作变动后也没有那么方便的条件了，另

一方面我也感到深深的自责，毕竟如果一定要去看望的

话，总是还能与马老再见上一面的，总是能够在马老离

开前再次表达我对他的深情的。这样一种自责和缺憾在

听到马老逝世的噩耗后就立即刺痛了我的心。不仅如

此，这种自责和缺憾在1 1月7日清晨我们到北京医院

太平间与马老的家人们一道为马老起灵时，在遗体告别

仪式没开始前我们为马老布置灵堂时，在我为马老抚平

盖在遗体上的党旗时，在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我们目送

马老的遗体送上灵车去火化时，都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

的心上。我想，它可能会像我对马老的怀念一样，永远

成为我心中的一个痛。

吴敬琏同志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最后说，马洪同志

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面对复杂的改革事业所表现出来

的勇气和责任感，为推动新时期政府决策科学化所作的

辛勤努力，将永远铭记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上。

我则还要补充说，马老对开创和建设研究院所做

的努力和贡献，同样会永远铭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教诲、培养、关爱和深情，

则永远会铭记在我们的心上。

(收稿日期：2007—11—15责任编辑：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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